
新年伊始，周大哥开着他的

轿车和李大哥一起来接我，说是

到山里吃杀猪肉。已经有多年没

有到山里，没有进农家，心里挂念

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于

是，我们一起来到了盖州市，沿着

盖庄公路向东，爬过大庾岭过小

石棚到了万福镇，再转头向南，奔

什字街陈屯村，跑了一百五十多

里我们才真正来到了山区。

冬日的大山不像盛夏，经过

草木打扮苍翠欲滴，而赤身素面

则更显雄壮本色，山中的白杨、老

榆和柞树，枝干劲挺，只有那一片

片的松树林把远山点缀了一点点

老墨。我是第三次来到这里。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作为县

里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工作

组第一次来到这个山村，那时老

乡口粮不够吃，还未成熟的土豆

就提前扒出来吃了，苹果树刚刚

坐果就像鸡蛋黄那么大的时候，

就得派护青队看守。吃派饭是最

难心的事，轮到谁家，老乡们都想

方设法掂掇几个菜，但看着地下

的孩子直束束盯着菜盘子的眼

睛，我们真的不忍心下筷。那年

还出了点事：抢收小麦，一个女青

年在歇工时裤兜里装了些麦穗往

家走，被护青队堵住了搜了身，那

个女青年感觉受了侮辱，就往河

边 跑 ，正 好 被 我 们 遇 着 给 送 回

家。她家那低矮的老屋，门上钉

着塑料布，家里除了一个脱了漆

的老堂箱和八仙桌，家徒四壁。

这件事和

那老屋在

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愧疚和

苍凉。

第二次到这里是在一九八二

年八月，一场山洪和泥石流吞噬

了这条沟里一百多条生命，我们

防汛救灾来到这里，那种惨象我

现在想起来都想哭。目及之处全

是泥石流留下的滥石，整个村里

的房子都损坏了，上百家的房子

没有了踪影。什么车辆都进不

来 ，救 灾 的 物 资 只 有 靠 牲 畜 驮

运。本来就是一个贫困山区，今

后老乡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轿车顺着山路起伏，乡路宽

阔平坦，黑色路面已经连通了各

个 村 ，村 中 的 小 街 连 着 各 个 农

家。小街的两侧，一侧一垛挨一

垛地垛着柴禾，挨着农家院的一

侧，则是各家猪圈和羊圈。家家

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院内鸡鸭鹅

成群，并不怕它们跑出来。还有

那看家的狗不时地狂吠，在向主

人报告又有生人在门前经过。轿

车直接开到了陈大哥家大门口。

陈大哥家在村子的紧前头，

再往前就是山脚，山脚下有一条

小溪，小溪也经过治理，我们经过

的小街就是街路结合的小溪堤

坝。山里的小溪叮咚叮咚平日里

是十分温和的，但是到了汛期也

会发脾气，脾气大了就会泛滥成

灾。山里人最了解小溪，给它们

留下了宽阔的河道，让它们自由

自在地流淌，就是它们真的耍起

来，也有足够的空间。陈大哥家

大门前停着一辆农用车，见我们

来了，他让司机把车向前提了提，

给轿车腾出地方。能有两米多高

的院墙，顺墙探出头来的是一座

用角钢和铁网焊接成的玉米仓。

我们走进院子，五间大瓦房，旁边

还有一间多的预留地，顺着这个

宽度两条平行线延伸出来的院

墙，使这个农家院特别宽敞。院

内还停着一辆农用车，挨着农用

车旁停着两辆摩托车，两只斗架

的公鸡鸡冠和脖子上的毛都竖起

来了，慌得一群母鸡围成一圈打

转转。房前还有两个粮囤，和对

过的粮仓对应着，金色的苞米，每

穗都有一尺长。两条看家的狗，南

一个北一个都拴在粮仓底下，遥相

呼应。一只战胜了的公鸡突的飞

到粮囤顶上，仰起脖子唱起来，向

主人和来宾们炫耀：我胜利了！

堂屋的门窗都是敞开的，浓

浓的蒸汽从那儿喷涌而出，两个

大柴灶炉火熊熊。陈大哥把我们

让到儿子的新房，两间屋子是通

着的，连二的炕之间没有间壁，迎

面墙上荧光红纸剪的大囍字特别

耀眼，囍字上面挂着彩框镶的新

人婚纱照，囍字下面摆着一个三

人座的长沙发，前面是长条茶几，

茶几上是一台电脑。炕的对面墙

上悬挂着电视，依次摆着时兴的

家具。天棚上彩花悬挂，墙上贴

的彩色壁纸和炕上的彩釉纸浑然

一体。陈大哥说：“儿子去年结

婚，一年了。”他让我们上炕，说：

“炕上热乎。”陈大哥的儿子儿媳

女儿和她的男朋友慌忙下地和我

们打招呼。

陈大哥是李大哥的舅哥，我

们就随便唠起家常，陈大哥说：

“这些年在外打工，年年都能拿家

来六七万。木匠缺，像我一天能

挣三百多元。”他指着儿子说：“从

小我领着他上工地，跟我学手艺，

现在另起炉灶了，当了头儿，比我

挣得多。”这时陈嫂端着洗好的苹

果进来放在炕沿上让我们吃，转

身又出去拣了一托盘橘子，说：

“他爷俩出去打工，我在家种地，

去年卖了四万多斤苞米，两万多

斤苹果，卖了七万多元，还养了两

口大肥猪，今天杀的这口一上秤，

四百七十多斤。去年儿子结婚，

给媳妇定亲钱二十万，不够一年

挣的。”她将剥好皮的橘子递给

我，接着说：“丫头也一样，结婚也

给二十万。”姑娘忙说：“我不要，

我一直念书，对家里没贡献，还没

回报，不能再要家里钱。”她的男

朋友也说不要。男朋友是成都

人，和姑娘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

起到大连找了工作，说已经贷款

买了房子交了首付，等房子下来

再结婚。他说：“我妈也说要给她

定婚钱，帮着买房，她也说不要，

我俩商量好了，要自食其力。”陈

嫂说：“不要归不要，该给还得给，

现在政策好，种地给补贴，卖粮保

底价，打工不欠薪，念书不花钱，

看病给报销，俺们是赶上好时候

了。在农村还有什么大开销？家

里有钱给谁花？”

说着说着就开始吃饭了，东

屋有三桌，西屋就我们一桌，陈大

哥打开两瓶泸州大曲，搬来两箱

青岛纯生，还有雪碧和可乐。桌

上摆满了各种菜肴。陈大哥举起

酒杯，说：“谁还差个吃肉？就是

图个热闹。还差什么？看电视？

有广播电视村村通，城市看什么

农村看什么；开汽车？有油路村

村通，城市能把汽车开到楼下，农

村 能 把 汽 车 开 进 院 子 ；吃 的 用

的？城市有大超市，农村有小超

市，一样方便。但是有一条在城

市办不到——杀年猪，这个传统

得保留，就要这个气氛。”

冬日的阳光驱赶着寒冬，我

仿佛听到了春天走来的脚步声。

世间所有情感归结起来莫过

苦、乐两端。豁达的人心中永远

是快乐的，难以释怀的人永远记

得自己的不幸。人的承受力是有

限的，学会忘记一些苦与乐，又

要铭记一些喜与悲，苦乐参半，

体味多彩人生。

人活着要大气一些。忘记

生活的不公，铭记曾

经的幸福，能给人以

精神的安慰。已过期

颐之年的杨绛一个人

生活已经很多年了，

锺 书 很 早 就 离 开 了

她，然而她并不觉得

孤单。她回忆一家三

口 数 十 年 的 风 雨 生

活，写成《我们仨》永

远保留下去。杨绛每

天还要用小楷抄写锺

书 的《槐 聚 诗 存》。

她并不觉得锺书已经

离开，他们其实一直

生活在一起。如果杨

绛不能忘记丈夫去世

的痛苦，她就没有勇

气每天感受锺书的精

神。如果她不能忘记

生活的坎坷，她也不

能回忆并记录下幸福

的瞬间。

很多人都在感叹痛苦，然而

生命的小磕碰算什么？即便是

与亲人经历了生死离别也要释

然，因 为 生 活 原 本 就 充 满 着 喜

怒哀乐。铭记曾经的幸福，即使

已经失去也能给我们带来精神

上的慰藉。铭记过往的快乐，之

后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有勇气继

续生活下去。

幸福是蜜，不堪回首的往事

犹如苦涩的盐。多数人都想忘

记痛苦的经历，而迟子建不然，

她会铭记那段伤心的日子。与

杨绛相比，迟子建的生活略显悲

惨。她结婚两年多，丈夫就因车

祸去世了。而在这两年中，迟子

建却一直潜心在自己的写作事

业上，没有花更多时

间在家庭中。她不能

宽恕自己，悔恨自己

错过幸福。正是这种

痛苦，激发出她很多

创作灵感，她用写作

为自己恕罪，写出很

多感人的散文。

理 想 是 美 好 的 ，

而现实是残酷的。这

就 如 同 两 块 石 头 的

碰 撞 ，会 产 生 火 花。

越是痛苦，火花越是

强烈。铭记一些苦难

有利于激发自己的潜

能，有助于灵感的闪

现。铭记自己犯下的

错误，也是我们今后

的警钟，不再错过生

活的快乐。铭记苦难

也是另一种体会幸福

的方式。

多 彩 的 人 生 才 是 有 意 义

的 。 有 时 幸 福 要 刻 在 石 头 上

给 自 己 力 量 ，有 时 要 溶 于 水

中 而 后 流 走 ，过 于 顺 利不利于

进 步 ；有 时 要 将 痛 苦 写 在 沙

上 ，让 其 随 风 逝 去 ，有 时 又 要

记 在 心上，让痛激励自己。学

会适当地忘记和铭记苦与乐，才

不会虚度

一生。

成功的文艺作品总是有极

具审美内核的独特价值，其中凝

聚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认

识，反映了人们的心声而成为人们

长久的记忆，被不断提起。更为特

出的是，对于一些震撼力特别强

烈的作品，人们还会渴盼其本身

的力量得到持续性延长——人

们对自己所看到的感人的、催人

泪下的东西，倒是越发希望再度

被投射到新作中，好让自己再痛

痛快快地感动一次、泪下一回，

而这种审美上的特殊现象，往往

因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引起，

比如石光荣，这个名字因为《激

情燃烧的岁月》而成为中国人心

目中的传奇。自从这部电视剧

作品创下收视新纪录以来，人们

就有了新的期待，希

望石光荣及石光荣一

家的传奇能够延续，

希望这个革命之家的

理想主义故事得以流

传，《石光荣和他的儿

女们》的出现可以说及

时满足了人们的这种

期盼，顺应了人们审美

上的需求。

如果说《激情燃烧

的岁月》主要以战争对

人的磨砺以及战争刚性

传统对人的塑造为内核

的话，对《石光荣和他的

儿女们》的特质，则很难

进行三言两语的概括。

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

们从前部作品里所熟知

的战争年代的那些豪

言壮语、阳刚之气、忘

我付出悄然隐去，理由

很简单——主人公所

处的时代变了，社会变

了，随之的一切似乎都

变了，只有石光荣作为

一个从战争硝烟和战争

逻辑中生存下来的人还

没有变——当然，完全

不变更是完全不可能

的，况且在《石光荣和他

的儿女们》开始的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

切似乎都以“市场大潮”

的名义，正在获得新的

变化、新生与颠覆，那些不断变异

的、转折的甚至扭曲的东西，越来越

充斥在我们周围，越来越成为引

人注目的生活表象，直至拼命伸

张着要去影响和主导我们的意识

与行为。这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考

验，同时，难道不是也提供着新的

想象力空间吗？

作为一部有着丰富时代内涵

的作品，《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思

想内容的巨大生长点恰恰就在这

里，它正是以离休军人石光荣一家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标本，具体

而微地对社会生活进行一番形象的

展示和书写的。我们不得不承认，

岁月变迁的一大意义在于重新树立

价值与榜样。在石光荣看来，人的

价值原本在于从军、战血与献身，

《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消费者们、粉

丝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期待呢？但现

实偏不这样安排，现实偏偏把出人

意料的东西透露给大家，小说也

就获得了新的、更为活跃和让人

兴奋的话题。我们看到，石光荣

最有指望成为将军捐躯沙场的大

儿子石林，在抵达副师这个坎儿

上遭遇了大裁军。如果说他的转

业还属被迫的话，那么小儿子石

海想要退伍却则格外出格。作为

一个从战争之家生长出来的男子

汉，他居然采取了装抑郁症这一

招离开部队提前复员。是的，他

们都有自己的追求，更愿意按照

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们的选择

可能都没有错，但最初对石光荣

的冲击是巨大的，石光荣和褚琴

观察着、品味着、抗拒着也烦恼

着。好在，进入晚年的他们也不

得不调适着自己，寻找着自己心

的位置——在家庭里的、在社会

上的，由此，读者和欣赏者们不得

不以新的眼光打量他们。

作品不断描绘社会生活的前

进给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带来的

新人生体验，比如本来安分守己

的女儿石晶，从法院调到充满惊

险的公安局，倒是教育了做父母

的，从她的身上，石光荣夫妇看出

孩子们的选择、变化也许并非完

全出于享乐和安逸。不过三个孩

子的婚恋则经常带来新的、为读

者所期盼的故事——无论是正面

的还是负面的。对石

光荣和褚琴老两口的

深入描写，给我们带来

的新的审美体验也许

更多。作者有意把石

光荣后半生的生活与

老家蘑菇屯的乡亲们

做 了 更 为 紧 密 的 连

接。那个刚刚有些起

色的村子，那些仗着腰

包稍微鼓起来一点豪

气的老乡们，踏着改革

的大浪潮，不管不顾、

前赴后继地来到城里，

他们开饭庄、他们猛折

腾，于是给本来并不平

静的石光荣一家带来

了不少麻烦，可新的麻

烦往往也意味着转机，

放下钢枪和号角的石

光荣，在自己并不看好

的“小打小闹”中找到

了乐趣，饭庄成为了他

联系家乡的纽带，成为

他适应新时代的一个

有力支撑，故事由此而

生、由此而生发了诸多

新的生长点，他们不再

抱怨、不再等待，他们

投入到新的生活方式

中去，他们与老战友们

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在

与新时代的磨合中找

回精神寄托，居然也过

得红红火火。当然，石

光荣终究属于战争、属于铁血的

岁月，回忆和对当年战争岁月的

追怀是他不变的情怀，往事使他

更有力量，让他更懂得眼下的可

贵，因此当他看到大儿子石林在

精神上终成自己的继任者，他得

到了最大的欣慰。

在反映人物的迅速成长方

面，在刻画时代对人物行为投以

的巨大影响方面，乃至在描写不

同阶层的人们的不同动机方面，

我们看到作家娴熟的技巧、厚实的

积累所起到的作用非凡。并且，作

品里面的情节、故事、事件、语言，都

显出了作者的驾驭能力，但我们会

觉得作品里的一切发展得过快了，

人物始终在奔跑着向前，像我们这

个时代一样不肯停下来，除非到达

终点——但终点永远不到来，他

们始终在奔跑中——为了新的时

代的要求、为了各自的追求。从

作品中我们看到大量的事情，而

很少看到思索和思想，对他们的心

理变化轨迹我们还嫌揭示不够。

不过，石光荣的儿女们在事业上、

爱情上终究都有了美好的归宿，

作者坚信这一点，石光荣也坚信

这一点，时代教育他们好好地面

对过去、面对自己、面对当下。其

实，所有感人的作品都是这样来延

续人们的审美希冀的，从这个意

义上讲，《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的

价值值得

肯定。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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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朝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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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看
《
石
光
荣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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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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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鸿
鹰

探 母 记
从维熙

春 到 农 家
王立光

忘
记
和
铭
记

姚
亚
琦

扶着阳光站起来
叶延滨

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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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新作

凭海临风 书海拾贝

在母亲节到来之际，用今天

的“以人为本”为镜，回眸血色“文

革”中的母亲肖像，让我们更加珍

惜今天来之不易。 ——题记

“文革”正进行得风风火火，

正好在这个时刻，好心的劳改队

长董维森破例给我半天的假，让

我回家看看母亲和儿子。

午后，从团河农场骑车途经

南苑进了永定门后，看见大街上

红卫兵正在批斗“黑五类”家属。

我的心顿时忐忑不安起来：我此

时进家，会不会给老母亲带来什

么麻烦？因为我的街邻都知道我

是因划右派而送进“大墙”的劳改

分子。因而途中决定不直接回

家，先去找熟人探个虚实。故而

我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

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

问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低

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

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

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

大的木牌。我昨天晚上偷偷去屋

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

啥‘四旧’了。”她说。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怕

给她惹麻烦，可是夏天天黑得又

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我沿着小

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

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

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

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

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

垂挂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

子，完全与《苏三起解》颈上的木

枷一样，不同的是，母亲脖子上的

大木牌子，比京剧舞台上的苏三

挂着的要大得多。

特别使我心痛的是，那块大

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

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

亲的脖子被铁丝勒出一道深深的

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

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

一下拨开我的手说：

“不行！不行！”

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

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

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

吧！”

在那个血色年代，我理解母

亲的忧虑，但出于母子亲情的本

能，我松开了手之后，便拿来一块

厚厚的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

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

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

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

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

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

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

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

毛骨悚然的声音。此刻，我才知

道那些发了疯的红卫兵，斗人是

不分白天或夜晚的。因而，我唯

一可以安慰母亲那颗苦涩心田

的，就是紧紧拉着母亲的双手。

直到邻居吴家批斗人的吼叫声

渐渐稀落下来，母亲才同意我把

她脖子上的木牌摘了下来，放在

墙角。

刚才因为母亲胸前的木牌占

据了我的中枢神经的全部之故，

我竟然忘记了看一眼儿子，此时

我稍稍清醒过来一些了，便用眼

睛寻觅儿子的形影。这时我才发

现我的儿子既没躺在床上，也不

在昔日我住的那间屋子里。母亲

悄声为我解开谜团说，她不想让

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

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

住了。

母亲能如此从容而理智地面

对乱世，当真让我有些吃惊。第

二件使我惊愕的事儿，是我和母

亲侧身躺在床上时，母亲对我道

出的心灵秘密。她说为了不惹是

生非，把从氏家族和我儿时候的

照片，一把火都给烧了，唯有一张

我父亲在北洋大学读书时的照

片，她保存了下来。她对我指了

指她身上内衣说：“我把它缝在衣

服的夹缝里了——”说着，她拍了

拍她前胸，“这是留给你和孙儿

的，万一我有什么……什么……

意外，你一定记住我这件内衣的

颜色，里边藏着你爸爸唯一的一

张头像照片！”

眼泪此时已经无法表达我的

悲痛，便拉紧母亲的手说：“ 妈，

您这两件事想得很周全，我记住

您的内衣的颜色了。”

对母亲和我来说，这是个无

眠之夜。我虽然闭合上眼睛，但

内心却翻江倒海无法成眠。我想

起父亲就读在天津北洋大学时就

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又

参加让国民党抗日的卧轨爱国请

愿，直到被国民党关死在监狱。

此灭顶之灾，已然使母亲内心肝

肠痛断，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好容易盼着儿子长大了，儿子因

为写真实的文章，又走进了新中

国“大墙”；此时她自己又背上了

阶级敌人的大木牌子，每天接爱

惩罚性的清扫街道——这世道真

是过于残酷了。我没有睡觉，母

亲虽然背对着我，但她也没有睡

觉。因为开灯怕吸引街坊的注

意，并有碍我睡眠，便悄无声息地

用手电观看桌子上的小闹钟——

因为她让我必需在天亮前离家回

场，以免惊动街邻。

大约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只

好强忍着悲痛的泪水，向母亲告

别。我所以不让眼泪流出眼帘，

是怕再刺激母亲那颗流血的心。

母亲是最知道儿子心思的，她轻

轻地拉开房门后，附耳对我低声

说道：“放心地走吧，你妈是蹚过

苦水河的人，这块大木牌子压不

倒你妈！”

“ 我 相 信 您 会 渡 过 这 一 关

的！”我走出屋门，挥手向母亲告

别。

在归程中的一幕，让我至今

难忘。当我骑车穿过南池子街巷

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

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

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

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

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

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

老太 太 不 停 地 抽 打 ，但 已 显 得

有 气 无 力 。 那 被 打 的 老 太 太 ，

此 时 如 同 一 只 死 狗 ，看 不 清 她

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

还 活 着 ，不 然 那 些 红 卫 兵 应 该

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

个 男 红 卫 兵 突 然 喊 了 一 嗓 子 ：

“ 嘿！该你 们 长 头 发 的 发 挥 威

力 了 ，半 边 天 不 能 只 是 站 脚 助

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

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

打那个老太太，可是却比用皮带

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

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

太太胖胖的 肚 皮 上 ，像 是 跳 踢

踏 舞 似 的 ，在 上 面 踩 个 不 停 。

她 一 边 踩 ，一 边 对 那 老 人 喊 叫

着：“ 你 这 死 顽 固，看 你 交 不 交

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

老资本家！”我大着胆子探头看

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

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可

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我

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

惶惶而去。

归途的路上，我想得很多很

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

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

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

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

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

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

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

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

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

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

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

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

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

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

人取乐的德国士兵？与此同时，

我暗暗为母亲庆幸：她虽然胸前

挂着大大的木牌，每天去清扫街

道，总比这个老太太面临死界要

幸运许多。

因 而 ，此 次 回 家 探 母 的

经 历 ，让 我 终 生 难 以 忘 怀 。

因 为 其 中 演 绎 的 不 仅 仅 是 母

子 情 怀 ，还 深 藏 着 昨 天 与 今

天 的 历 史

的 真 经 。

在天崩过的地方，诗歌说

我是补天女娲的五彩心石！

在地裂过的地方，诗歌说

我是神农呼唤生命的种子！

坚挺高耸的巨大的诗歌墙站着

静静地，守候又一个黎明——

扶着阳光站起来

黎明，不再哭泣……

扶着青草站起来

露珠，不是泪水……

扶着父老乡亲的目光

站起来，站进又一个春天

诗歌就这样站成一座心的长城！

我是补天的巨石，诗墙说

我骄傲，诗是我的良心！

我是希望的长堤，诗墙说

我自豪，诗是我的生命！

我静静地伴着诗歌墙在这里站着

像哨兵，守候春天和黎明——

扶着阳光站起来

扶着青草站起来

扶着我的四川站起来

站起来让我好好看一眼

看一眼，春天的四川好朦胧啊

只因泪水润透我的双眼……

四月二十七日于穿心店地震遗址


